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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开春天的热血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点心啊之类吃的东西。但是最早几

天特别冷，空调还没开，一床被子不够，我们医护人员去领被子，

给病人盖两层被子。

病人情绪也不好。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大约 60 岁样

子，他对住进方舱医院很不满意，情绪比较大。我去跟他聊天

了解情况，知道他爱人不久前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从得病到

死亡只有四五天，快得不得了。所以他当时还没有从悲痛中走

出来。我在旁边安慰他，希望他理解，也只能做这么多。

《新民周刊》：当时方舱医院这种模式，最受质疑的一点

是能不能避免院内感染的发生。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张继明：住进方舱医院的都是确诊病人，你想想看，一个

病区 200 多病人，白天夜里不停地咳嗽，空气里面病毒有多少。

方舱医院是体育馆改的，不可能像医院那样经过了院感控制的

设计，说实话，当时虽然我们都提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但

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不大可能”。

最后，我们通过严格的院感流程，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

《新民周刊》：最艰苦的是哪个阶段？

张继明：最艰苦的就是收治病人的前五天了。当时方舱医

院里很多东西都没有。医生要记录，但纸都没有，本子也没有，

打印机更没有了。 

比如说消毒水，需要消毒药片来冲兑，但是没有消毒药片。

要打扫卫生，没有水桶，没有拖把，也找不到清洁工。医院门

口按道理应该放个脚垫，撒上消毒药水，这样进出时鞋底可以

消毒，但是脚垫也没有。

我们商量不能坐等。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武汉一家

公司卖这些东西，坐车到几十公里外一个工厂，在那里买到了

拖把。我看他仓库里还有脚垫，脚垫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一次

花了 4000 多块钱买到了清洁工具。

《新民周刊》：方舱医院要正常运转，很多问题其实是建

设时没有预料到的？

张继明：是的。比如说这么多防护服，怎么收集处理？ 2

月 6 日临时指挥部叫我开会，讨论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建一个焚

烧炉，专门焚烧这一类垃圾。

还有一个是厕所。厕所在病房外面，大概一两百米。有几

天特别冷，风很大，年纪大的病人走过去摇摇晃晃，特别让人

担心。 

病人的大便里是有病毒的，粪便怎么处理呢？我们后来是

统一收集，到专门的地方去杀毒处理。

还有病人洗澡，一开始有的病人 10 天没洗澡了，又是发烧

病人，身上都是汗。我们搭建了淋浴房，但淋浴的水也不能随

便排走的，也是收集起来到专门的地方处理。病人的洗脸水、

漱口水都收集起来处理。 

这些都是武汉方舱医院留下的经验。

“联防联控”中的重要一环

《新民周刊》：您说“武汉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为什

么有这样的感想？

张继明：我们住在武昌，大家知道武昌是武汉最繁华的地

方，过去夜里十一二点钟都有人来人往。但我们来时没有人，

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在家里隔离。

最开始一个家庭每三天允许 1 个人出去买一次菜，后来就

完全封闭了，由社区统一供应。

所以我们自己想想，疫情得到控制，武汉人民，武汉的病

人做了最大的贡献。 

《新民周刊》：疫情中，方舱医院的运转方式和普通医院

有什么不一样？

张继明：疫情中医护人员的贡献是一方面，但我觉得起最

大作用的还是联防联控这个措施。

那么什么是联防联控？我举个例子，到我们方舱医院来的

病人，有的是社区送来的，有的是从其他医院转来的。从医院

转来的病人，他本来在医院住得好好的，现在要动员他转院到

方舱医院，这个时候事实上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所有的行动都

必须听从安排，这个时候就体现了武汉人民的素质。医生把道

理讲清楚，绝大多数病人都是配合的。

　　当时虽然我们都提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但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不大可能”。

最后，我们通过严格的院感流程，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


